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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采用追踪范式考察了小学一到三年级儿童的语素意识，词汇知识和汉字识别之间

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论文在语言表达的严谨性、讨论的深度等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意见，已对文章作出相应的修改。 

 

意见 1：摘要里“T1、T2、T3”这样的表述不合适，应该使用全称，或者第一次使用时使

用全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已对文中的表述进行了修改，修改如下： 

结果发现：(1)一年级时的汉字识别显著预测二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2)

一年级时的词汇知识显著预测二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3)二年级时的汉字识别

和词汇知识对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均有显著预测作用；(4)

二年级时的同形语素意识对三年级的词汇知识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意见 2：“儿童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过程”表述不严谨，有歧义，“发展”应为“习得”；

“汉语中的音节、语素和正字法之间紧密联系，由此可以推测儿童的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

词汇知识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表述不严谨，大多数文字音节、语素和正字法都有紧密联

系，即使有紧密联系，怎么推测出儿童的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存在双向关系。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严谨和细致审阅，已对文章表述进行了修正，修改如下： 

首先，已将“发展”改为“习得”，“儿童语言文字的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次，后面行文中阐述的两个方面已经对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可能存在的联

系进行了论证，这里的表述已在文中进行了删除修正。 

  

意见 3：“其中语素意识是元语言意识的核心成分”这种说法是该领域学者统一的看法吗，



也许研究语音意识的学者会更看重语音意识，研究句法意识的学者认为句法意识更重要。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其中语素意识是元语言意识的核心成分”目前是该领域

学者比较统一的看法。具体的一些文献支撑请阅读下文： 

Kuo 和 Anderson(2006)指出元语言意识主要包括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正字

法意识 (orthographic awareness)和语义意识(semantic awareness)。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和正字法意识(orthographic awareness)分别反映个体对语言声音和正字法表征的

感知和操纵，语义意识(semantic awareness)反映个体组织语言意义的知识。元语言意识的三

个方面存在交互区域，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由 图 中 关 系 可 见 ， 图 形 语 义 意 识 (grapho-semantic awareness) 、 图 形 语 音 意 识

(grapho-phonological awareness)、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和图形语素意识

（grapho-morphogical awareness）是元语言意识的核心成分。结合汉语是表意文字特点，使

用用象征性书写符号记录信息的文字体系，一个语素通常表示一个汉字(Ku & Anderson, 

2003; McBride-Chang, 2008)。在汉字解码过程中既包括对语音和语义的感知，也包括对符号

的解读。因此，在汉语中语素意识是元语言意识的核心成分(Kuo & Anderson, 2006; 程亚华 

等, 2017; 李虹 等, 2009)。 

 

意见 4：“汉语是表意文字，语素意识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表述不严谨，汉语不是文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1%A1%E5%BE%81/79485


汉字是。语素意识的作用也需要文献支持。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严谨。文章中的表述已经进行了修改，同时增加了支持语

素意识作用的阐述和文献。修改如下： 

一方面，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儿童在认知上会形成各种元语言意识，包括语义意识、语

音意识、语素意识和正字法意识等，其中语素意识是元语言意识的核心成分(Kuo & Anderson, 

2006; 程亚华 等 , 2017)。语素意识是指个体对语言最小意义单元的感知和操作

(McBride-Chang et al., 2008; Kuo & Anderson, 2006)，通过将词语拆分，并对其成分进行分析

来构建整词的意义(Carlisle, 2000)。行为和计算建模的证据表明，由于汉语语言及书写系统

的特殊性，汉语中的音节、语素和字符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一个语素一般表示一个汉

字，这使得汉语对语义处理的要求比英语等拼音文字更高(Dulay et al., 2021; McBride, 2016)。

基于此，语素意识在汉语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字词学习中(Ku & Anderson, 2003; 

Wang & Liu, 2020; Wang et al., 2021; 方铖豪 等, 2019)。 

 

意见 5：“汉语对语义处理的要求比英语更高”，英语处理对语义要求低？表述不严谨，遵照

文献的意思来引用。“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正是语义处理的基础”，这句话的出处

是哪儿？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严谨，修改如下： 

首先，语句是按照原文献引用的。语句引用出处：“Behavior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hinese places heavier demands on semantic processing than English”

(Dulay et al., 2021) 

其次，“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正是语义处理的基础”，已在文中进行删除修改，

修改如下： 

另一方面，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在汉语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进入小学

的儿童开始接触书面文本，逐渐对字符的形态结构有了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掌握更多更

复杂的汉字和词汇。此外，在英语儿童和汉语儿童的研究中均已发现字词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Hulme et al., 2019; Ouellette, 2006)。 

  

意见 6：第二段开始介绍汉字的特点，之后马上说词汇和语素的特点，衔接不自然。应该说

汉语和汉字有其特殊性。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在文中添加关于汉语和汉字特殊性的表述进行衔



接，表述如下： 

汉字是表意文字，其书写符号与语素有着较为系统而透明的对应关系(董琼 等, 2013)。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语语素意识存在其特殊性，并且对汉语儿童言语技能的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首先，汉语词汇中 70%以上的词都是复合词…… 

 

意见 7：“词汇知识是对字词的一种表达性知识”，为什么不能是接受性的知识？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考量。已在文中进行删除修正，修改如下： 

……也就是说，汉字学习对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

面，研究也发现词汇知识有可能促进儿童语素意识的发展(Chung, 2020; Ramirez et al., 2014)。

丰富的词汇知识给儿童提供了理解和掌握语素规则的机会，有助于儿童归纳语言中语素的规

律，更好的内化词汇的构成规则，从而促进其语素意识的建构和发展(程亚华 等, 2017; 赵

英 等, 2016)。…… 

  

意见 8：“汉语中存在大量同音字、同形字和复合词”，表述不严谨，同形字一般就是同音字，

用“同音不同形字”“同形不同义字”更准确。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严谨。我们非常认可外审专家的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结合以往文献中关于“同音不同形字”和“同形不同义字”的表述(董琼 等, 2013; 李虹 等, 

2009)，可进一步使表述更为简洁，即表述为“同音字”和“多义字”。 

 

意见 9：“将该类词语的语素结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其特点”、“此外，认识到对词汇的理解

和加工是灵活多变的”，句子表达不通顺。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评阅。已对文中句子进行修正，修改如下： 

儿童在认识“表哥”、“表格”、“裱画框”等词语后，可以将该类词语的语素结构信息进

行整合，分析总结同音语素(“表哥”的“表”和“裱画框”的“裱”)和同形语素(“表哥”

的“表”和“表格”的“表”)的规律。 

此外，随着儿童词汇学习经验的丰富，意识到对词汇的加工和理解可以是灵活多变的。 

 

意见 10：引言第三段后半部分作者想表述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发展的意义，但里面的内容

更多涉及的是汉字学习对语素意识的作用，需要重新组织更相关的文献来表述。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文章表述做出了修改，修改如下： 



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词汇知识有可能促进儿童语素意识的发展(Chung, 2020; Ramirez 

et al., 2014)。丰富的词汇知识给儿童提供了理解和掌握语素规则的机会，有助于儿童归纳语

言中语素的规律，更好的内化词汇的构成规则，从而促进其语素意识的建构和发展(程亚华 

等, 2017; 赵英 等, 2016)。例如：儿童在认识“表哥”、“表格”、“裱画框”等词语后，可

以将该类词语的语素结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总结同音语素(“表哥”的“表”和“裱画框”

的“裱”)和同形语素(“表哥”的“表”和“表格”的“表”)的规律。此外，随着儿童词汇

学习经验的丰富，意识到对词汇的加工和理解可以是灵活多变的。复合词中具有相同意义的

汉字在相似语境下是能够相互替换的，利用两个词汇中共同的成分“表”或“裱”来推测没

有学习过的同类结构新词，如“表弟”、“表示”、“装裱”。随着词汇知识的不断积累，有助

于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McBride-Chang et al., 2008)。因此，

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可能是影响儿童语素意识发展的重要因素。 

  

意见 11：“结果发现复合语素意识与词汇知识之间存在相互预测关”表述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评阅。已对文章表述做出修改，修改如下： 

结果发现复合语素意识与词汇知识之间存在相互预测关系。 

  

意见 12：“由于小学一年级儿童刚开始接受系统的教学，是语素意识和字词积累的萌芽发展

期”，表述不严谨，一年级儿童是字词积累的萌芽发展期？婴幼儿期不积累词汇？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评阅。已对文章表述做出修改，修改如下： 

由于小学一年级儿童刚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校教学，正值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

发展的关键时期，关注这一阶段的儿童可以更好地探索个体如何运用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来

发展语素意识以及使用语素意识来扩展识字量和词汇知识的规律。 

 

意见 13：“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字法和一般认知能力与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词汇

知识的关系紧密”，“正字法”应为“正字法意识”。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文章表述做出修改，修改如下： 

……以往研究发现，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和一般认知能力与三种语素意识、

汉字识别、词汇知识的关系紧密…… 

 

意见 14：正字法意识测试，“共涉及四种测试材料：假字、位置错误、笔画乱写、部件错误。”，



没有包括真字？假字虽然像真字，但儿童没有学过，怎么知道这是真字？指导语有特殊说明

吗？且儿童判断比例上以否定判断居多。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正字法意识测验没有包括真字。由于假字符合正字法规则，且小学一年级儿童识

字量较少，即使设置真字他们也可能不认识，因此本研究中假字作为填充材料，充当真字的

功能(Cheng et al., 2015; 回懿 等, 2018; 李利平 等, 2016)。文中对 2.2.6 正字法意识的测试

方式进行了补充说明(加粗部分)：共涉及四种测试材料：假字、位置错误、笔画乱写、部件

错误，其中假字符合正字法规则。假字：如“ ”；位置错误：如“ ”；笔画乱写：如“ ”；

部件错误：如“ ”。共 90 个项目，每种构字方式的项目数分别是 45，15、15、15，判断

正确计 1 分。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5。 

其次，指导语有特殊的说明：同学们好！下面方格中都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字，有些是

真的汉字，有的不是。请你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如果是真字请在相应的()写“√”，如果

不是真字则写“×”。 

最后，四种构字方式：假字、位置错误、笔画乱写、部件错误。共 90 个项目，每种构

字方式的项目数分别是：45，15、15、15。假字占 50%，其余三种构字方式占 50%。因此，

儿童判断比例上不存在否定判断居多。 

  

意见 15：测试程序里未说明快速命名如何施测。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文中已经对 2.2.5 快速命名的测试方式进行了补充说明，

补充如下： 

采用数字命名任务，测验儿童快速形—音通达的能力(Li et al., 2012)。测验由 1、3、4、

5、8 五个数字组成 5×5 的数字矩阵，每行中五个数字的顺序不同。测试中要求被试由左到

右、由上到下以最快的速度命名，主试用秒表记录时间，精确值为 0.01 秒。本测验进行两

次，取其平均数作为快速命名的成绩。该测验的重测信度为 0.81。 

  

意见 16：表格标题及三线表的样式不规范。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审阅。已对文章表格标题和三线表样式进行修正规范。 

  

意见 17：相关分析里重点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应文字表述。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文中相关分析里重点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增加了文字

表述，表述如下： 

为了分析各个测验之间的相互关系，计算了三次测验中各个测验之间的相关，结果见表

2。如表 2 所示，3 次测验间词汇知识、汉字识别、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

素意识均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稳定性。3 次测验间词汇知识的相关系数在 0.55 ~ 0.65 之间，汉

字识别的相关系数在 0.71 ~ 0.86 之间，同音语素意识的相关系数在 0.42 ~ 0.53 之间，同形

语素意识的相关系数在 0.37 ~ 0.48，复合语素意识的相关系数在 0.49 ~ 0.60。3 次的词汇知

识、汉字识别和三种语素意识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0.20 ~ 0.86 之间。此外，

控制变量中一般认知能力、快速命名、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意识与部分测验相关。 

  

意见 18：“儿童入学初期可能没有清晰的汉语语音意识，进入学校接受系统的拼音知识教学

后，语音意识才迅速发展”，此处提到语音意识，与语素意识的讨论有何关系？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文章表述进行删除修改，修改如下： 

本研究发现一年级时的汉字识别对二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具有预测作

用，二年级时的汉字识别对三年级的三种语素意识均存在显著预测作用。儿童进入学校学习

后，接受正式的书面文字教学，对字符结构有了更深的认识，形音义的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

紧密(邹丽娟, 舒华, 2016)。儿童逐渐归纳出一音多字的规律，在拼音学习过程中对同音字进

行仔细的区分辨别，有助于同音语素意识的发展…… 

  

意见 19：“早期阅读的知识经验积累以及暴露在更丰富的文字环境中促进元语言意识的发

展”，句子表述不清晰。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句子表述进行删除修改，修改如下：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二年级时的汉字识别不仅能够预测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

素意识，而且还进一步预测了三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小学儿童在经过一年的汉字学习后，

接受了更多的文字符号信息刺激，汉字的积累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能够将所学的汉字融会贯

通进行组合，从而促进了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以往关于汉语的实证研究也指出，文字阅读

对语素意识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出现在一年级到三年级之间(Hulme et al., 2019; Duly et al., 

2021)。结合本研究的发现，可以推测儿童的汉字识别对不同语素意识的促进作用存在变化

且具有阶段性特点。在小学一到二年级阶段，汉字识别主要是促进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

意识的发展。在小学二到三年级阶段，汉字识别进一步促进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基于本研



究发现，在实践教学中，针对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汉字教学要注重其同音语素和同形语素的辨

析。在此基础上，小学二年级儿童可以侧重培养其复合语素意识的形成。 

  

意见 20：“儿童的识字量在语言发展早期优先发展起来，汉字识别能力提高，从而促进元语

言和识字量的增大，有助于元语言意识的发展。”，句子表述不通顺，且儿童的识字量不是在

语言发展早期建立起来的。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本段讨论进行修改，修改如下：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二年级时的汉字识别不仅能够预测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

素意识，而且还进一步预测了三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小学儿童在经过一年的汉字学习后，

接受了更多的文字符号信息刺激，汉字的积累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能够将所学的汉字融会贯

通进行组合，从而促进了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以往关于汉语的实证研究也指出，文字阅读

对语素意识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出现在一年级到三年级之间(Hulme et al., 2019; Duly et al., 

2021)。结合本研究的发现，可以推测儿童的汉字识别对三种语素意识的促进作用存在变化

且具有阶段性特点。在小学一到二年级阶段，汉字识别主要是促进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

意识的发展。在小学二到三年级阶段，汉字识别进一步促进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基于本研

究发现，在实践教学中，针对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汉字教学要注重其同音语素和同形语素的辨

析。在此基础上，小学二年级儿童可以侧重培养其复合语素意识的形成。 

  

意见 21：本研究发现语素意识对识字能力没有预测，与以往的一些研究存在矛盾，作者应

对此进行分析，并讨论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语素意识对识字能力没有预测具体讨论如下： 

如果儿童语素意识发展的水平高，那么就更有可能意识到同一字形可能有不同含义，同

一读音可能对应不同的字符，并且更能够灵活运用复合语素意识推测汉字的意义，细致分辨

可能的不同含义。然而，本研究以小学低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未发现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显

著的预测作用。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本研究控制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字法

意识、一般认知能力以及相关变量的自回归效应，是在严格的控制条件下探究三种不同语素

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发展关系的变化情况。其次，小学低年级儿童的语素意识各

成分发展水平并不一致(Chen et al., 2008; Liu & McBride-Chang, 2010)。同音语素意识发展的

转折点为小学四年级，同形语素意识发展的转折点为小学五年级，复合语素意识发展的转折

点为小学五年级，一直到小学六年级仍在发展(董琼, 2013; 赵微, 陈泊荣, 2015)。本研究考



察的对象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儿童，语素意识发展水平仍较低且不均衡。综上，故本研

究未发现语素意识显著预测汉字识别的证据。 

 

意见 22：“对汉字丰富的语义性开始敏锐”表述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文中句子表述进行修正，修改如下： 

随着词汇知识的增加，儿童意识到词汇中相同的字形在不同的语言情境下可能代表不同

的含义，逐渐掌握相同字形所包含的多种语义信息，使得同形语素意识得以发展(程亚华 等, 

2017)。 

 

意见 23：“本研究未发现一年级时的语素意识对二年级的词汇知识的显著预测作用”，与赵

英等(2016)的研究结论有矛盾，作者应分析可能的原因。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重新修改后的讨论如下： 

本研究发现儿童一年级时的语素意识未能显著预测二年级的词汇知识。与以往的部分研

究结果存在不同。赵英等人(2016)的研究在控制了词汇知识的自回归效应后，发现一年级儿

童的同音和复合语素意识对其二年级的词汇知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异

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赵英等人(2016)的研究只控制了词汇知识的自回归效应，未对其它重要影

响因素加以控制。而本研究不仅控制了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的自回归效应，而且对语音意识、

快速命名和正字法意识等与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变量进行了控制(Li 

et al., 2012; Perfetti & Stafura, 2014; Ruan et al., 2017; Weng et al., 2016; 李虹 等, 2011)。因此，

在本研究中可以更纯粹的考察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之间发展关系的变化，这可能也是本研究

中发现一年级的语素意识对二年级的词汇知识不存在独立预测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Hulme 等人(2019)的研究中也未发现语素意识对词汇知识的预测作用。语素意识的发展成熟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往研究发现语素意识的发展变化从学前一直持续到小学高年级阶段

(董琼, 2013; 赵微, 陈泊荣, 2015)。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儿童开始“学会阅读”(learn to read)，

其主要任务是掌握字词，学会阅读的基本技巧(Quinn et al., 2015; Song et al., 2015)。儿童开

始积累更多更复杂的词汇知识，而词汇的运用仍未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内化的语素意识发展

水平也有限(Berninger et al., 2010; McBride-Chang et al., 2003; 李虹 等, 2011)。因此，一年级

时的语素意识未能独立预测二年级的词汇知识。 

 

意见 24：研究意义里的现实意义有些说法有点牵强，建议去掉，可加入研究局限和展望之



类的内容。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将文章中研究意义里的现实意义替换为研究局限和展望。

修改如下： 

本研究通过追踪研究设计对小学儿童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发展关系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有助于研究者对小学低年级儿童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发

展关系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此外，本研究发现在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汉字识别和

词汇知识对三种语素意识的预测作用存在动态发展变化。小学二年级时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

识均能预测三种语素意识，说明在小学二年级时儿童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积累到了一定的

量，儿童的三种语素意识均开始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同时，本研究发现二年级时的同形语素

能够预测三年级的词汇知识。由此可以推测，在二年级及以后儿童的语素意识会快速发展，

并反过来促进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发展，但仍存在不稳定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这种变

化的具体阶段特点，对我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继续加以深入探讨。首先，虽

然目前的研究本质上是纵向的，但我们的研究设计不能做出因果推论。在未来的研究中，有

必要进行实验或干预研究以检验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发展关系。其次，

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采用随机截距的交叉滞后模型或其他能够分离出个体间和个体内效应的

统计分析方法，从而可以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 

 

意见 25：英文摘要可读性较差，需要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英文摘要进行修改，修改如下：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A Cross-lagged Study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 has shown that as the deepening of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dividual language system gradually develops and mature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evidence of behavior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suggested that Chinese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emantic processing than English. There is a 

strong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llables, morphemes and characters in Chinese. And a 

morpheme often represents a Chinese character. In summar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along with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simultaneously i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A total of 146 students from first, second and third grades were tested o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at three time points over two years. In 

additio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rapid number naming, awareness of orthography and 

intelligence, which were served as control variables, were also tested at Time 1 (the fall semester 

in Grade 1). A cross-lagged model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each grade sp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varied across developmental stag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aforementioned control variables. Specifically, in early grades (from Grade 1 to Grade 2), 

vocabulary knowledg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later compounding awareness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 character recogni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later homophone awareness and 

homograph awareness. From Grade 2 to Grade 3,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later compounding awareness, homophone awareness and homograph 

awarenes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Chinese elementary children has been changing over 

tim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from Grade 1 to 3 had stable predictive 

effects o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while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n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changed as children grew older. 

Key word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vocabulary knowledge, cross-lagged 

study, Chinese children 

 

……………………………………………………………………………………………………… 



审稿人 2 意见： 

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在儿童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该研究借助追踪研究设计对三者的发展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文章综述详实，逻辑性较强，加上纵向数据的支持，文章的结果和结论较为可靠，但仍

有一些问题希望作者进行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肯定和意见，已对文章进行修改。 

 

主要问题： 

意见 1：该研究的创新性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长时程的追踪设计系统考察了三个变量，第

二点是将语素意识分为同形、同音和复合语素意识进行考察，第三点是考察变量间的双向关

系。但是，其研究的问题仍然是前人广泛研究和探讨过的，现在只是使用另一批被试群体和

另一种研究方法，将三个变量放在一起考察，所以创新上稍有欠缺。建议作者进一步提炼、

升华问题，争取做到对这一领域有实质性推进，在论文问题提出上有提高。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肯定和意见，已对文章的创新和问题提出方面进行了加强，具体

见文中修正部分。 

 

意见 2：文章围绕汉语阅读展开，缺少对拼音文字阅读的系统回顾和比较，应该在前言和讨

论中加入与拼音文字的对比。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在文中添加对拼音文字阅读的回顾和比较，部分补充如

下： 

……行为和计算建模的证据表明，由于汉语语言及书写系统的特殊性，汉语中的音节、

语素和字符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一个语素一般表示一个汉字，这使得汉语对语义处理

的要求比英语等拼音文字更高(Dulay et al., 2021; McBride, 2016)…… 

……此外，在英语儿童和汉语儿童的研究中均已发现字词之间存在紧密联系(Hulme et al., 

2019; Ouellette, 2006)…… 

……汉字是表意文字，其书写符号与语素有着较为系统而透明的对应关系(董琼 等, 

2013)。与拼音文字相比，汉语语素意识存在其特殊性，并且对汉语儿童言语技能的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相较于拼音文字能够通过派生和屈折等方式衍生单词的含义，现代汉语较少

有派生词和屈折词(Kuo & Andeson, 2006; McBride-Chang, 2008)。然而，现代汉语中存在大



量的复合词，复合语素意识发展的好的儿童能够从复合词中快速提取出单个语素的意义，合

理地推测词义促进汉字的学习。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拼音文字还是非拼音文字体系，语素

意识发展得好的儿童更容易进行字词阅读(Cheng et al., 2015; Kim et al., 2020)…… 

 

意见 3：论文的讨论过于肤浅，大部分是支持前人研究的发现，缺少深入的思考。而事实上，

正是因为作者使用了比较长时程的追踪，并且一起考察了三个变量，才能看到三个变量预测

发展动态变化的差异，比如词汇知识对于汉字识别的预测，从 T1 到 T2 有，但是从 T2 到

T3 就没有了，而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的预测却一直都有，这些应该对应着讨论。文章的结

果还是很丰富的，应该好好理解，深入讨论。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经过进一步的思考，结合文章的问题提出和创新点已对文

章讨论进行重新表述，具体见文中修正部分。 

 

其他问题： 

意见 1：有关研究设计，为什么三次测量的间隔时间分别为 6 个月和 12 个月？研究设计时

是如何考虑的？间隔时间设定的依据是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研究设计时考虑本研究的对象为小学一到三年级儿童，其

词汇知识、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能力较低，第一次间隔 6 个月先观察在短时间里其发展如何，

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发现儿童的词汇知识、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发展的仍然较为薄弱。第二

次间隔 12 个月，小学儿童在接受了系统的教学后，以及结合以往关于小学汉语儿童语言认

知能力发展规律特点，可以预见其词汇知识、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可能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出发，第二次采用 12 个月能够更好的观察小学一到三年级儿童词汇知

识、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之间的发展规律。 

 

意见 2：现有的分析方法很难分离个体间和个体内的效应，建议作者采用随机截距的交叉滞

后分析(或其他能够分离两种效应的统计分析方法)对结果做重新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建议。 

首先，我们非常认可您的建议，采用随机截距的交叉滞后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汉语

研究中，我们是少有的从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视角出发，探索三种

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这些关键变量

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基础。 



其次，按照您的建议，我们阅读了相关的文献，并尝试使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重新

分析数据。然而，当 Mplus 分析数据时，虽然可以得到结果且模型拟合良好。但是提醒我

们“模型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差可能是非正定性，很可能是因为参数多于样本大小”，说明本

研究样本量可能不适用于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分析。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种新兴的

数据分析方法。 

 

意见 3：引言部分，作者详细介绍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可能对语素意识发展产生影响，以

及语素意识可能促进识字量和词汇知识的增长，但并未介绍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两者间的关

系。既然作者将汉字识别、词汇知识、语素意识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考虑，引言部分是不

是应该增加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双向预测的说明？而且作者在讨论部分，用一整段对“词汇

知识对汉字识别的发展具有预测作用”进行了解释说明，讨论是不是应该与引言部分相对

应？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考量。已在引言中增加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之间关系

的表述。但是引言中没有用一整段来描述两者的关系，而是穿插在引言中的。首先，主要是

考虑到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关系比较容易理解。其次，如果按照常规写作思路将三者之间

关系进行两两阐述会使得文章冗长。最后，讨论部分用了一段来阐述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

关系，主要是因为本研究的结果和以往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应该深入探讨存在这种差异的原

因，为未来研究提供一个思路。 

引言中穿插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关系的表述如下： 

……另一方面，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在汉语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进入

小学的儿童开始接触书面文本，逐渐对字符的形态结构有了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掌握更

多更复杂的汉字和词汇。此外，在英语儿童和汉语儿童的研究中均已发现字词之间存在紧密

联系(Hulme et al., 2019; Ouellette, 2006)…… 

……此外，随着儿童词汇学习经验的丰富，意识到对词汇的加工和理解可以是灵活多变

的。复合词中具有相同意义的汉字在相似语境下是能够相互替换的，利用两个词汇中共同的

成分“表”或“裱”来推测没有学习过的同类结构新词，如“表弟”、“表示”、“装裱”…… 

……心理词典得到整理后可能会加快汉字语音和字形的提取速度，进而促进汉字识别的

能力和词汇知识的积累(Dickinson & Porche, 2011; McBride-Chang et al., 2005; Ouellette, 2006; 

Zhang et al., 2013)…… 

……然而，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复合词，复合语素意识发展的好的儿童能够从复合词中快



速提取出单个语素的意义，合理地推测词义促进汉字的学习…… 

 

意见 4：结果部分，目前的显著路径是否男女等价？作者可以做一下等价性检验，以丰富研

究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建议。 

首先，我们非常认可您的建议，进行等价性检验，丰富研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汉

语研究中，我们是少有的从三种语素意识视角出发，探索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

识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这些关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为未来的

研究提供基础。 

其次，按照您的建议，我们阅读了相关的文献，并尝试进行了等价性检验。然而，虽然

可以得到结果且模型拟合良好。但是部分变量间的自回归效应并不显著，未来我们将继续深

入探索不同性别在语言技能发展上的差异。部分结果如下： 

女生：模型拟合指数：χ2 / df = 1.46，RMSEA = 0.08，SRMR = 0.04，CFI = 0.97，TLI = 0.90。

交叉滞后模型检验如下图： 

  

意见 5：参考文献部分，大部分文献比较久远，需要增加该研究问题的最新文献。(17-21 共

7 篇，其中 17 年 3 篇，20 年 4 篇，21 年 1 篇)。另外，本文参考文献格式存在不规范之处：

页码中间的“-”前后空格；有的文献有期号，有的文献没有期号。请作者在官网下载《心

理学报》参考文献著录格式(著者-出版年制)详细要求，逐一检查参考文献。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审阅。已对文章参考文献的引用进行更新，并修正了

参考文献格式。 

 

意见 6：题目范围太大，研究发现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学生所处年级的影响。是否应该限定于

“小学生一至三年级”？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致考量。通过查阅以往文献，发现以往关于小学汉语儿

童的研究中，将小学一至三年级描述为小学低年级阶段，四至六年级描述为小学高年级阶段

(程亚华 等, 2019; 程亚华 等, 2018; 方铖豪 等, 2019; 李虹, 舒华, 2009)。结合本研究，

研究对象主要为小学一至三年级儿童，将题目修改为“小学低年级汉语儿童语素意识、汉字

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发展关系—交叉滞后研究”。 

 

意见 7：方法部分，首先，对被试的信息交待不够，缺乏地区教育环境、学校特点、家长的

大致社会经济地位等信息，无法体现它的代表性，同时无法确定该研究结论在何种特征人群

中推广；其次，在 2.2 测验任务中，对词汇知识、复合语素意识等测验的评分标准没有给予

详细介绍。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对被试信息和评分标准进行补充，补充如下： 

首先，在研究对象部分，修改稿中增加了学生在入学前的识字和阅读经验，家长的大致

社会经济地位等内容，具体如下表述：“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山西省两所小学一

年级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开展为期 2 年 3 次的追踪研究。所有儿童的母语均为汉语，没有明

显的认知和语言发展迟滞。学生家长多为学校附近的居民和商户，其中父亲受教育程度大专

及以上占 43.54%，母亲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占 37.09%。” 

其次，对评分标准的补充。复合语素意识：该测验共 8 个练习和 20 个项目，题目分为

两组，第一组问题的答案是两个语素的，共 12 个题目，评分者根据儿童是否提取出关键语

素、产生出的词汇结构的准确和简洁程度，答案为三级评分 2、1、0；第二组问题的答案是

三个语素的，共 8 个题目，答案为四级评分 3、2、1、0。例如，用叶子做成的盘子叫做什

么？回答：“叶盘”得 2 分，“叶子盘”或“叶盘子”得 1 分，使用了无关语素，与整句意思

的相关性不高得 0 分。词汇知识：由两位评分者根据儿童的回答与词汇意义的符合程度进行

独立评分(2、1、0),词汇解释语义贴切符合语境且连贯准确得 2 分；整体语义可以理解但不

够贴切和准确得 1 分；语义完全不符得 0 分。语音意识：正确回答记 1 分，满分 12 分。 

  



意见 8：结果部分，理论模型图相关连线与实际结果图不符，理论图中缺少相关变量间的连

线。且在实际结果图中，作者注释“为呈现结果简洁，控制变量及其相关路径系数未在图中

显示。”这里的相关路径系数未在图中显示是什么意思？是控制变量与主要变量间相关未在

图中显示，还是控制变量间相关未在图中显示？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 

首先，理论模型图相关连线与实际结果是相符的，由于理论图中不需要标注数据，部分

变量相关变量间的连线标注在下图中的红色方框位置。 

 

其次，“为呈现结果简洁，控制变量及其相关路径系数未在图中显示。”不仅包括控制变

量与主要变量间的相关，还包括控制变量间的相关。 

  

意见 9：漏字：引言倒数第二段第 6 行中，“相互预测关”应改为“相互预测关系”。同时请

作者仔细检查文章内容，以确保不存在漏字、错别字等情况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细心审阅。已对文中表述进行修正，并仔细检查了文章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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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已按照审稿意见进行了逐条修改，修改后论文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我

没有进一步的意见。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意见，辛苦审稿专家了。 

 

 

审稿人 2 意见：作者对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较好的回应或修改，但一些关键的问题仍然

没有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对于本文研究的创新和研究意义，以及对于结果的理解和解释，抓



不到重点。主要问题：本文的三个主要结果如下：1) 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的关系：语素意

识不能预测汉字识别，但汉字识别可以预测语素意识。2) 语素意识和词汇知识的关系：语

素意识只能在 T2 预测 T3 的词汇知识，但词汇知识在 T1 就可以预测 T2 的语素意识。3) 词

汇知识和汉字识别的关系：词汇知识只能在 T1 可以预测 T2 的汉字识别，但汉字识别不能

预测词汇知识。从本文主要结果来看，作者没有发现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的预测作用，发现

语素意识对词汇知识的预测作用非常有限。所以，本文的结果揭示语素意识很可能是阅读和

词汇学习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建议作者调整文章思路，修改引言和结论，同时加深对结果

的理论意义的讨论。例如：引言部分，作者提出“语素意识是元语言意识的核心成分”，将

全文重点放在了语素意识，但事实上近来一些研究表明，语音加工在汉语阅读的早期比语素

意识更为重要，语音意识是预测阅读能力和阅读障碍的核心成分，语素意识是语音意识的结

果。本文的结果也间接验证了这一结论，将语音意识控制之后，语素意识不能再预测汉字识

别。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意见。 

首先，我们非常认可您的建议，本文的结果揭示语素意识很可能是阅读和词汇学习的结

果而非原因，语素意识和字词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汉语研究中，我们

是少有的从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视角出发，探索三种语素意识、汉

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这些关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基础。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进行实验或干预研究以检验三种语

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做出更为严谨的因果推论(程亚华 

等, 2018)。因此，这种设想以及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未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

实证研究的基础。 

其次，按照您的建议，我们调整了文章的思路，修改了引言和结论，同时加深了对结果

理论意义的讨论。补充如下： 

……一方面，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儿童在认知上会形成各种元语言意识，其中语素意识

是元语言意识的重要组成成分…… 

……三者紧密联系，探索三者的发展关系有助于了解小学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并能为

语言教学指导提供理论依据…… 

……此外，以往研究通常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或者追踪时间较短，从而无法刻画语素意识、

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长时程的发展关系。相较之下，只有追踪研究才可以合理推论变量

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通过控制因变量的自回归效应，直接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动态发



展的预测作用(董琼 等, 2013)。因此…… 

……本研究考察了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复合语素意识与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

之间的发展关系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变化特点。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在控制了语音意识、快

速命名、正字法意识、一般认知能力和自回归效应后，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发现了汉字识别和

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即前一个时间点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可以显著

预测后一个时间点的语素意识，为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追踪研

究的证据。本研究结果揭示语素意识很可能是字词学习和阅读的结果，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

了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的重要预测作用。同时，二年级时的语

素意识能够预测三年级的词汇知识，说明从二年级开始语素意识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能够与词汇知识相互促进。此外，在本研究中，对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一般

认知能力和自回归效应进行了控制，这很可能是目前关于探索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

识三者之间关系最为严格的检验。这说明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不依赖于儿童的语音意识和快

速命名等阅读认知技能，此发现对于以后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此，一年级时的语素意识未能独立预测二年级的词汇知识。此外，本研究结果表

明，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主要是词汇知识促进语素意识的发展，语素意识对词汇知识的促进作

用有限…… 

……本研究通过追踪研究设计对小学低年级儿童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

间可能存在的发展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和严格的探究，有助于对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有一个

系统全面的了解。关注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这种变化的具体阶段特点，对我们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继续加以深入探讨。首先，虽然目前的研究本质上是纵向的，揭示语素

意识很可能是阅读和字词学习的结果，语素意识和字词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的研

究设计不能做出因果推论(程亚华 等, 2018)。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进行实验或干预研究

以检验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得出更为严谨的结论。

其次…… 

 

其他小问题： 

审稿人意见：1. 关于词汇知识，作者需要给出更加明确的定义。2. 文中的变量名称需要统

一，例如，表一中“词汇定义”与其他地方不统一，建议作者仔细检查。3. 讨论部分，4.2

第一段阐述比较冗余，建议精简。4. 参考文献还要进一步校对格式和大小写，仍然有错误。 



回复：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严谨和细致审阅。 

第一个问题，已在文中对词汇知识的定义进行了补充，补充如下： 

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词汇知识有可能促进儿童语素意识的发展(Chung, 2020; Ramire et 

al., 2014)。词汇知识是学习者掌握词汇质量的体现，反映了词汇在学习者的心理词典中是如

何组织的，也反映了学习者对词汇知识的所知水平，对词汇多种含义的了解程度(Afshari & 

Tavakoli, 2007, Li & Kirby, 2015; Qian et al., 1999)。丰富的词汇知识给儿童提供了理解和掌握

语素规则的机会，有助于儿童归纳语言中语素的规律，更好地内化词汇的构成规则，从而促

进其语素意识的建构和发展(程亚华 等, 2017; 赵英 等, 2016)。 

第二个问题，已在文中做出修正，并仔细检查了文章内容。 

第三个问题，已对文章 4.2 讨论的第一段进行精简，并将其与第二段进行合并。修改如

下：一年级时的词汇知识能够显著预测二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二年级时的词汇知识能够进

一步预测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这一结果不仅和已有的一年级时的词汇知

识能够促进二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发展的研究结论一致(Cheng et al., 2015)，而且在此基础上

还进一步发现二年级时的词汇知识能够促进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

进入小学以后，儿童开始暴露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儿童不仅能在日常口语中获取简单词汇

的信息，而且能从书面文本中学习到更多复杂词汇的含义。丰富的词汇知识增加了儿童掌握

和运用语素规则的机会，有利于促进其语素意识的建构和发展(赵英 等, 2016)。汉语复合词

的语素规律较为简明，且具有可识别的意义(Kuo & Anderson, 2006)。儿童在进入学校学习后，

从不断积累的词汇知识中归纳出一定的语素组合规则，进而有助于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随

着词汇知识的增加，儿童意识到词汇中相同的字形在不同的语言情境下可能代表不同的含

义，逐渐掌握相同字形所包含的多种语义信息，使得同形语素意识得以发展(程亚华 等, 

2017)。同时，拥有更多词汇知识的儿童能够更好地从已经整合的词汇中概括出一音多字的

规律，从而促进同音语素意识的发展(McBride, 2016)。 

第四个问题，已在文中做出修正，并修正了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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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论文修改后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无进一步建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意见，辛苦审稿专家了。 

 

编委专家回应：同意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专家的肯定。 

 

主编意见：同意外审和编委意见，建议录用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专家的肯定。 


